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 厦门 福建　361005)
[ 收稿日期] 本文根据作者 2002年 10月 14 日在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上的发言稿
整理。
[ 作者简介] 李明欢 , 女 , 博士 ,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 社会学系教授 ,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特邀
研究员 , 从事国际移民学及华侨华人研究。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我从 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欧洲华侨华人社会 , 曾经在欧洲生活过比较长的一段时期 , 做过
一些实地调研。1999年底 , 我结束了在欧洲的 “游学” 生活 , 回到国内 , 到厦门大学工作。今
年夏天 , 我应法国科学院的邀请 , 到巴黎担任客座研究三个月 。虽然离开欧洲不过两年多的时
间 , 却感到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 , 欧洲华人社会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我跟我的同
事开玩笑说:“重返欧洲 , 真有 `山中数日 , 世上千年' 之感!” 这些变化自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
的 , 其中 , 震惊世界的 9.11事件的影响不容低估。在欧洲三个月的调研 , 以及与当地学者的探
讨切磋 , 使我深深地感到 , 9.11事件并没有过去 , 它在西方国家民众内心深处刻下的烙印 , 以
及它对社会政策产生的深刻影响耐人寻味 , 其潜在影响值得追踪。
我想谈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在巴黎时 , 正巧赶上法国的国庆节 。法国国庆每年都要在巴黎最
著名的香舍丽榭大道举行阅兵仪式 , 我自然不能失去这一难得的机会。7月 14 日一大早 , 我就
乘车赶往市中心 。阅兵开始了 。一辆辆坦克车 、 装甲车 , 还有种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新式战车 , 排
成一个个方阵 , 威武地从位于香舍丽榭大道西端的凯旋门出发 , 缓缓向东驶来 。人群静极了 , 只
有战车隆隆行进的马达声 。我站在人群后面 , 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还是香舍
丽榭大道吗?! 平日的香舍丽榭大道 , 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店 , 最高级的消费场所 , 号称
是世界上最繁华 、最美丽的大道! 但此时此刻 , 这里却行进着最新式的战车 , 展示着足以毁灭一
切繁荣的武器 , 往日那种奢华 , 那种喧闹 , 此刻到哪去了 ?正在遐想中 , 忽然 , 我听到从西端凯
旋门那头 , 一阵热烈的掌声如浪潮般向东涌来 。这时 , 原本静静地站在我边上的两位法国老太
太 , 也激动地一边向前挤 , 一边高举双手 , 用法语高呼着:“谢谢! 谢谢 !” 怎么回事? 我赶紧用
劲踮起脚尖 , 这才发现 , 原来是一个红色的消防车方队正向东驶来 。正是他们的到来 , 引起了一
片欢呼。第二天我才知道 , 今年法国的阅兵仪式上 , 特地邀请了参加过纽约 9.11救援的一辆消
防车 , 还有四位来自纽约消防队的英雄 。显然 , 法国人 , 当然还有众多的游客们 , 都不约而同地
将他们的掌声 、 他们的敬意献给了消防队。此事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法国人将他们的欢
呼和感谢献给了消防队而不是法国自己的军队呢 ?或许 , 从这件小事里 , 也折射出了 9.11事件
在人们内心深处造成的影响 。法国社会民众中的人权 、 反战意识一直很强 , 9.11事件之后 , 人
们痛恨恐怖事件 , 从内心深处感到恐惧 , 但与此同时 , 大多数人也反对以暴制暴的行为 。他们不




抬头 , 右翼在民众中得到的支持率明显上升 。大家可能还记得 , 1999 年奥地利极右势力自由党
上台 , 该党首脑人物带有法西斯色彩的言论 , 遭到朝野共同谴责 , 而且还曾经引发欧盟对奥地利
的联合制裁 。可是 , 从世纪之交到今年年初 , 却出现了欧洲极右或右派势力在一系列大选中 ,
“连下八国” , 也就是连续在西欧八个国家大选中获得胜利 。法国是人权宣言的诞生地 , 一向标榜
自由 、平等 、博爱。可是 , 就在今年初法国的大选中 , 极右派勒庞却在第一轮大选中 “意外” 胜
出 , 此事可以说震惊了法国 , 欧洲 , 乃至全世界 。当然 , 此事发生后 , 法国左派立刻行动起来 ,
法国的民众也被动员起来 , 在第二轮大选前 , 法国举行了多次反对极右势力的大规模群众游行 。




生存环境如何? 可以说 , 在法国的那几个月 ,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
从历史上看 , 欧洲人口曾经长年大批向外迁移。但是二战以后 , 却出现了大量外国移民不断
涌入欧洲的现象 。大概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 , 欧洲人对外来移民基本上比较宽容 , 种族歧视论调
遭人唾弃。但是 , 9.11事件却使人们对外来移民 、 尤其是具有特定宗教背景的异民族移民 , 产
生了警觉 、甚至是排斥的心理 。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朝野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 , 移民政策也是
国家社会政策中的一大症结。那么 , 有些什么社会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呢? 我认为主要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是语言解禁现象 , 一些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论调的极右言论在不知不觉中被解禁 。大家知
道 , 9.11之后 , 在 “国家安全至上” , “国家利益至上” 的口号下 , 外来移民成为主体社会关注
的一大焦点。移民尤其是具有某种宗教背景的移民受到了排斥 。在欧洲 , 战后以来相当长一段时
期 , 带有种族歧视或宗教偏见的论调在媒体或公众场合都是不允许出现的 。但 9.11之后却改变
了。这显然同美国的反恐宣传有关。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就有在西方生活了多年的移民 , 美
国的民众很受震动: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中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会对这个国家如此仇恨呢? 这些
人生活在我们中间 , 享受我们的福利 , 却反对我们 , 危害我们 , 因此应当赶走他们 。在这种情绪
主导下 , 赶走移民的舆论升级了 , 而且被不少人默认了 , 接受了。因为这些在 “国家利益” 口号
下出现的反移民论调 , 很容易得到国民的支持。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 “零宽容政策” 。英国首相布莱尔就说过:我们 “必须与原谅文化
决裂” 。有舆论认为 , 我们同情外来移民 , 原谅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念不相符合的行为 , 我们让
他们分享我们的福利 , 结果呢 , 他们却反对我们 。与 “零宽容政策” 相连的就是 “零移民政策” ,
就是排斥移民 , 反对移民 。我们知道 , 欧洲很多国家都是福利国家 , 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福利 ,
只有自己国家的公民才应享有 。德国右翼在竞选纲领中就提出:“最近几年的现实是 , 越来越多
的外来移民在享受着我们的福利制度 , 而不是进入我们的劳动力市场。” 不应该让移民分享本国
公民的工作机会和福利。由于这种舆论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 , 当然也就在相当一部分民
众中引起了共鸣 。
第三个口号是所谓 “捍卫传统价值” 。这一口号说穿了就是认为欧洲应当是欧洲人的欧洲 ,
欧洲文化的欧洲 。那么 , 谁是欧洲人? 什么是欧洲文化呢 ?在那些人看来 , 日耳曼民族 、法兰西
民族 、英吉利民族等欧洲主体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理应受到捍卫 。这一口号与 “多元文
化” 的理念是相对立的。有舆论认为 , 多年来欧洲一些国家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失败的 , 而且
后患无穷。政府的政策不仅不是促进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 、主流文化 , 而是为移民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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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建自己的教堂 , 成立自己的社团 , 再来反对我们。有一些极端的观点甚至提出:在欧洲应
当奉行 “种族一致” 原则 。他们认为 , 要维护国家的安全 , 人民的安全 , 就要种族一致 , 只有这
样 , 本国国民才能成为主体 , 才能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由此 , 有舆论还公开提出应当全面实行
“国民优先” 。有文章公开提出 , 现在是 “外国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 , 今后在就业方面 , 在一个
法国人与一个外国合法移民之间 , 应当优先雇佣法国人;在社会福利方面 , 法国人应当比外国合
法移民有优先享受权 , 这才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做法。这些说法在民众特别是普通工薪阶层中得到
普遍支持 。右派的这些口号和政策得到了响应 , 它的得票率也相应上升。
当今的许多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些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 最
强烈地感受到新经济浪潮和外来移民威胁的恰恰是普通的工人群众 。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相当
便宜 , 这就使得发达国家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外 、向第三世界转移 , 另一方面 , 来自第三世
界国家的移民相继涌入 , 为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提供一批批低廉劳动力 , 就业市场或多或少受到
影响 。还有 , 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也大量输入发达国家 , 在欧洲 , 常常可以看到商品上写着
“Made in China” 、 “Made in Taiwan” , 还有 “韩国造” , “马来西亚造” , “泰国造” , 等等 , 这些商品
也对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了冲击。总之 , 全球化 、移民潮带来的这些变化 , 使发达国家的蓝
领阶层面对新的挑战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 , 右派团体就出面组织工人反对外来移民 , 他们认
为:“我们为什么要把工作机会让给外民族的人? 应该让我们自己的国民去做 。” 欧洲一位研究移
民问题的专家曾明确指出:“欧洲的难题是:市场需要移民 , 但人民不想要他们。”
知识界的状况相对较具理性。我在法国期间 , 对于欧洲进步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独立的批判
精神 , 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参加过多次关于国际移民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 我注意到 , 不少学
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 , 对于近来频频出现的反移民论调 , 提出了严正的批评 。要知道 , 在
9.11之后的特别时期 , 公开坚持自己的人文理念是需要特殊的勇气和胆识的。9.11之后 , 美国
出现了空前强烈的爱国热潮。据说在美国 , 9.11事件之后一周内 , 全国大小商场商店的国旗销
售一空 , 每幢建筑 、 每辆汽车上都插着美国国旗 , 不插国旗就是不爱国 , 开车上街都可能有麻
烦。总统布什的对外政策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 , 谁敢反对布什的政
策? 谁敢批评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甚至认为美国应当对自身对外政策做些反思的言论 , 都可能
被指斥为是对美国利益的背叛 , 敢于公开发表此类言论者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有人说:麦卡锡时
代又回来了。然而 ,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 仍然有学者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 , 反对以暴易暴 , 反
对种族一致的论调 , 强调民族平等与民族和谐。在一次学术会议上 , 有学者公开声明:反对布什
政府中东政策的人不是都被列上了黑名单吗 ?那么 , 请加上我们的名字吧 !我们将为此而感到自
豪。这种坚持正义的精神令人钦佩 。
除了工农民众和知识界外 , 还值得注意的就是资本的力量 。这是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得益最
多的势力 。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廉价的移民劳动力 , 追求更自由的资本市场 , 推进生产要素能在
国际间更自由地流动 。他们希望移民政策能够更灵活 , 从而形成影响移民政策的一股力量。全球
化首先是经济进程。跨国贸易 、人口流动对发达国家的高工资经济形成强烈冲击。全球化使发达
国家的工人阶级面对新的严峻的挑战 , 促使经济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 , 这已是有目共睹
的事实 。谈到移民政策 , 必然涉及人口构成状况 。那么 , 就总体而言 , 目前欧洲的人口结构如
何? 对移民的实际需求如何呢 ?
根据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在 2000年初的一项报告 , 从 2000年到2025年期间 , 仅为弥补就业人
口与非就业人口间的比例关系 , 欧洲就可能需要引入将近 1亿 5千 9百万移民 。法国的情况 , 如
果只是为了维持目前的人口总数 , 50年内大约需要 147万移民。如果要维持目前就业人口与退
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 , 也就是说 , 每 4.1个就业者养活 1个 65岁以上的退休者 , 那么 , 法国
需要吸收 9370万人 , 大约每年 170万人 , 否则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 74岁。在德国 , 由于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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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信息产业及餐饮旅馆业等领域劳动力缺乏 , 需要依照 “德国的利益” 制订切实可行的移民政
策 , 因此 , 大约在 2010年左右 , 德国可能正式推行移民积分制 , 主要参数将包括资方最关注的
年龄 、学历 、技能 、 经验等等 。我们常戏称爱尔兰是欧洲的大农村 , 目前欧洲国家的留学签证属
爱尔兰最容易 , 因为该国正考虑在未来七年内输入 20万外国合格的劳动力。
我们再看华侨华人在欧洲的境况如何 。中国移民欧洲有很长一段历史了 , 影响也在不断提
高。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欧洲华侨华人总数在战后初期的 50年代 , 大概只有一万多人 ,
到了 20世纪末 , 则猛增到上百万人 , 增长百倍以上 , 这还不包括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
新移民 。因此 , 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我在最近出版的 《欧洲华侨华人
史》 一书中 , 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研究欧洲华侨华人历史的心得 ,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今天我重点
谈一谈欧洲华人社会近期的一些新变化 。
前面我已经谈到了 9.11事件之后欧洲移民政策的变化 , 那么 , 这样一种新形势对中国移民
的影响如何呢? 可以说 , 影响是相当微妙的 。从总体看 , 虽然外来移民承受的压力明显增大 , 但
中国移民的生存状态反而相对宽松 。为什么 ?我分析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
其一 , 在政治上 , 中国本身国际地位提高 , 尤其在 9.11之后 , 中国政府明确坚持反恐立场 ,
在欧美国家产生直接效应 。我在和欧洲学者讨论时 , 不少人都明确提到 , 欧洲国家政府有关部门
在处理中国移民问题上 , 是相当谨慎的 。投鼠忌器。他们担心如果一味严厉排斥中国移民 , 万一
激怒了中国政府 , 就少了一支极为重要的反恐力量 , 还会失去可能在中国大市场中占有的份额。
其二 , 中国移民大都没有宗教背景 。大家都知道 , 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功利 , 非
常实用的 , 所谓 “见佛就烧香 , 见神就叩头” 。好些中国新移民到了欧洲之后 , 就开始信仰当地
流行的基督教 、 天主教 , 到当地教堂做礼拜 , 接受当地教会提供的各种资助 , 参加当地教会组织
的活动。好些人其实并不一定真的理解基督教 、 天主教的教义 , 好些连基督教 、天主教之间的分
别都搞不清楚 , 但是 , 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对我的生存状态有帮助就行。从这方面来说 , 中国移民
不太可能依靠某一宗教形成与当地主体国家相对抗的社会力量 。
其三 , 前面我说过 , 好些欧洲当地人说 , 我们需要的是劳动力 , 结果来的却是分享我们福利
的人 。就此而言 , 中国移民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移民明显不同 。有欧洲学者专门就此问题做了研
究 , 做了比较 , 结果发现好些国家的移民是冲着享受欧洲的高福利而去的 , 到欧洲后并不想工
作 , 不好好干活 。但中国人则不同 。我这里主要谈的是第一代中国移民。第一代中国移民普遍有
拼搏精神 , 有创业精神 , 他们到欧洲是为了打工 , 为了挣钱 , 他们要发财 , 当老板 , 衣锦还乡 。
中国人自己说:“我们没有星期天 , 只有星期七。” 欧洲人形容中国人拼命工作的精神:“如果一
个星期有八天的话 , 那些中国人绝不会只干七天。” 总之 , 中国人是以他们的吃苦耐劳 , 超时超
量工作 , 在为自己争取特殊的生存空间 。
从另一个角度谈 , 欧洲的移民政策本身也存在诸多矛盾 , 因为它一方面排斥移民 , 一方面又
需要移民。自从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 不少欧洲国家都相继实施过大赦政策 , 西欧国家中 , 法
国 、 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 , 都实施过大赦。大赦政策使得那些非法的 、无证的移民有一个转
变身份的机会。非法移民一旦遇到大赦 , 符合大赦的条件 , 就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合法公民。很多
人由此一夜之间从地下到了地上 , 从黑暗转到了光明 。在大赦政策方面 , 中国移民也显示出某种
优势 。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关系网络 , 比如 , 大赦时有一定要求 , 要求申请人 “已在当地居住多少
多少年” , 或是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超过多少年” 等 , 中国人往往利用自己的关系网 , 需要什么
证明 , 他们就能够提供什么证明 , 很多人都是通过此类途径转换了身份。我有一次应邀在美国哈
佛大学作一个学术讲座 , 我谈的就是 “在合法与非法之间” 。如今移民身份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明
显 , 有合法入境 , 非法滞留;有非法入境 , 合法居留;还有非法入境 , 非法居留 , 等等等等 。更
重要的是 , 一旦遇到大赦 , 遇到 “合法化运动” , 那么 , 不合法立刻转变为合法 , 那些违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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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一笔勾销。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专门探讨过 “偷渡” 或 “非法移民” 意识在中国某些地区滋生 、泛滥的
问题。① 我认为 , 除了那些地区的社会氛围 、 群体观念 、 民间网络等因素外 , 西方移民政策的潜
功能 , 同样为偷渡潮推波助澜 。改革开放初期 , 当中国国门初开之时 , 中国人既不懂 、 也不敢以
身试法搞什么偷渡。最初的 “违法行为” , 只限于申请一个短期的探亲签证 , 入境后先打工赚钱
再说 。正当在西欧的 “逾期居留者” 与日俱增而人心惶惶时 , 忽然 , 1981年 , 法国政府的一纸
大赦令 , 使十多万 “非法偷渡客” 摇身一变成了 “法国人” 。如此消息一传回移民者的家乡 , 真
有如平地春雷 , 闻者 “茅塞顿开”:现如今竟然还可以有这么一条出国之道! 随着西方国家一桩
桩 “大赦新闻” 在侨乡不胫而走 , 在乡里民间的议论中 , “偷渡” 根本就不是什么违反国际法的
犯罪行为 , 而只不过是缺乏先赋条件的移民靠自身 “奋斗” 及 “运气” 而选择的出国途径 , 只要
获得 “成功” , 就是一段可以炫耀的经历 。偷渡意识急剧泛滥 。在西欧各国 , 积聚起了越来越多
等待 “身份合法化” 的中国人 , 而当前一批人 “拿到身份” 后 , 更多的后续者又闻讯而至。中国
移民有自己的期待 , 面对欧洲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 , 使得他们的期待有了某种合理性 , 因此 , 他
们愿意忍受苦难和艰辛 , 等待着从黑到白 , 从鬼到人的转变机会。
中国新移民已经成为倍受欧美各国政界 、学界关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 90年代 , 就有学者
指出:21世纪是移民的世纪。世界范围内人口的跨境流动 , 规模相当可观。虽然在世界移民潮
中 , 中国移民的绝对数量从比例上来说 , 还是相当有限的 , 但是 , 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 , 因此 , 它可能具有的潜在移民数量一直令人关注 。西方一位学者就著文指出:当代中国经济
政治改革的发展 , 势必进一步打开中国人口向外流动的大门 。然而 , 假如中国的改革出现后退 ,
则可能引发巨大的难民潮 。言下之意 , 当代中国人大量跨境流动的趋势无法避免。
今年夏天在法国期间 , 我搜集了一批中国新移民的数据 。我从粗略的统计中发现 , 1998年
以来进入法国的中国新移民 , 虽然仍以浙江人为主体 , 即浙江人大约占移民总量的 60%左右 ,
但其余人口从地域上说 , 来自全中国除青海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除浙江外 , 新移民人数最多的
头十个省市自治区依次为:福建 、 辽宁 、 上海 、 山东 、 天津 、 吉林 、 黑龙江 、广西 、 江苏 、 广
东。移民潮席卷的地域 、 人群范围明显拓展 , 值得注意 , 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据我所知 , 目前在欧洲多所大学 , 都有学者在从事关于中国移民的专项研究。由英国利兹大
学和牛津大学两位学者共同主编的 《欧洲华侨华人》 一书已经出版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 , 有一个
关于跨国族群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的大型研究课题 , 其中的一个子课题是 “跨国迁移的福
建人”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 , 法国的巴黎第七大学 ,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 , 西班牙的马德
里大学 , 都有我认识的学者在从事关于当代欧洲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 , 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总部位于日内瓦的 “国际移民组织” , 也将欧洲中国移民问题列为其研究要点之一 。
当今 , 信息 、资金 、 商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空前活跃 , 势必带来人口的相应流动 , 因此 ,
应当认真追踪剖析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演变 , 疏通人口流动的正常渠道 , 规范合法化的移民
操作 , 积极顺应全球化形势下国际人口流动的大趋势 。我想 , 不管今后移民状况 、 移民政策怎么
发展 , 中国移民问题总是与其他国家 、 其他民族的移民问题密切相关的。作为华侨华人问题的研
究者 , 我们应当从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潮组成部分的基点出发 , 结合中国移民的特点加入国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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